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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旧话 崇川往事“海门府”墙嵌石刻考证小记
□王其康

“三普”时南通市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显现

□程太和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江苏13个
地市中，有10个城市已经深度老龄
化（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
或超过14％），其中，南通、泰州、扬
州等苏中地区老龄化问题最为突
出。据专家分析，这与过去计划生
育执行较严格、独生子女占比高有
关。江浙历来都是中国经济发达的
区域，尤其是江苏，城镇化较早，生
活水平比较高，生育的观念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从经济发展普遍规律
来看，经济越发达，少子化倾向越明
显。一方面个人精力有限，希望把
更多精力放到生活水平的提升上；
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小孩子
的教育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事实上，江苏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并不是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
刚刚显示出来的，早在第三次、第
四次人口普查时部分地区的人口
老龄化问题已显现。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于1953年、1964年、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
2021 年进行了七次人口普查。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南通市
区人口 277416 人，其中 0～14岁
（少年儿童）为103232人，65岁及
以上人口为12277人，分别占总人
口的 37.2％和 4.4％，人口年龄的
中位数为22.4岁，全市人口属年轻
型。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南
通市区人口389988人，其中0~14
岁（少年儿童）为82306人，65岁及
以上人口为25485人，分别占总人
口的 21.1％和 6.5％，人口年龄的
中位数为29.3岁。两次人口普查
相比较，1982年少年儿童占总人
口 的 比 例 ，比 1964 年 降 低 了
16.1％，绝对数减少了 20926 人；
198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比1964年上升了 2.1％，
绝对数增加了 13208 人；1982 年
人口年龄中位数比1964年增加了
6.9 岁（1964年为 22.4 岁，1982年
为 29.3 岁）。对照国际标准，0～
14 岁少年儿童比例在 30％以下
（第三次人口普查，南通市区0～
14岁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1.1％），65岁及以上人口与 0～
14岁人口比例在30％以上（第三
次人口普查，南通市区65岁及以
上人口与 0～14 岁人口比例为：
25485／82306＝30.96％），人 口
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第三次
人口普查，南通市区人口年龄中位
数为29.3岁，已接近30岁），属老
年类型地区。即1982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南通市区人口年龄结构
3个条件（两个“30％”，一个“30”）
中，已有2个符合老年类型地区，
另一个条件，人口年龄中位数也接
近30岁（上述数据来源，参见2000
年 12月第1版《南通市志》第205
页）。可以说，1982年第三次人口
普查时，南通市（“三普”时尚未实
现“市管县”）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显
现。只是当时在计划生育的大背
景下，人们对此问题尚未引起重
视。

南关帝庙巷明清住宅，上世纪
80 年代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
位，是西南营历史街区内规模较大、
历史价值较高的一处明清建筑群。
该建筑群由东西并联的两个五进宅
院组成，东部还附有一个花园。这儿
曾是我高祖王宾的故居。我们家族
在此住了近 40 年（1893—1932），
1920年我父亲就出生于此。因王宾
任海门直隶厅同知期间（1893—
1903）与四周邻里关系极好，至今老
邻里人还尊称此地为“海门府”。今
年市政府决定对此院落实施恢复性
修缮，6月22日正式开工。

7月30日，工人们开始整修院落
东首那排房子（原我家族的“家庙”），
意外发现在西内墙面嵌入一块尘封已
久的石刻，当即向主管部门汇报。次
日，崇川文旅局韦峰科长邀南通地方
史资深专家赵鹏老师现场考证，我作
为王宾后裔代表全程陪同。到了现
场，看到灰蒙蒙西内墙面钉着一块崭
新的木板。负责人用工具卸下木板
后，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石
刻。此石刻约1.6米长、0.2米高，为两
块拼接，一画一字。

赵老师、韦科长靠近仔细辨认，很
快知道北边那块石刻是一幅梅花，但
落款模糊，不太好认。赵老师不顾石
刻上脏污，一个字一个字反复揩擦，认
清一个字报一个字，韦科长则在一旁
做记录。当天基本认清，梅花穷款是

“竹亭徐世扬”，钤“世瑒之印”；字乃收
藏者为这个刻石而题的六首七绝诗，
款作：“余家藏徐竹亭先生墨梅真迹一
卷，奇峭古媚，非俗手能办。因摩稿勒
石，并率作七绝六章，镌以志之。蓉舫
主人识。”赵老师介绍有一方钤印，印
文为“张氏金琛字品南号蓉舫又号其
三”。此石刻侧方另有小字附刻云：

“道光甲午仲秋，男燨照鉴镌。金阊方
梅屋勒石。”由此可知，此石刻于道光
十四年，主人是张金琛，字品南，号蓉
舫。由于石刻至今有180余年了，全
诗字迹，约三成分辨不清。赵老师对

韦科长说：“需拓下来之后，再做进一
步考证。”韦科长回应道：“我回去联系
杨丽老师，请她帮忙。”他说的杨丽，是
南通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拓片是她
擅长的专业。

赵老师是第一次到现场，他对石
刻，以及石刻与宅院的关系，充满了
好奇。为此，他仔细察看了位于“家
庙”北面的花园、私塾课堂，以及“家
庙”南面的小楼。那小楼是王宾的书
房，取名为“补读斋”。赵老师认真听
我的介绍，边听边思索。似乎想到了
什么，他忘了自己的年纪，忽地独自
上了补读斋楼上。此二楼早已是危
楼，楼板腐蚀严重，人在楼上行走，极
易掉下去。韦科长紧跟其后，不时提
醒赵老师：“脚下小心。”赵老师上二
楼后，巡视了每一间。最后特意去了
最南边，探头查看了外面，并用手机拍
了照片。

从二楼下来，我们拐道走到东一
二进之间的院子。赵老师指着宅院的
东围墙说道：“你们看这围墙，较其他
围墙明显高出许多，为什么？是因为
东隔壁就是南关帝庙，传统观念是风
水不好，不顺遂的，所以加高了围墙。”
我们都佩服赵老师的分析。赵老师又
说道：“刚才我为何上二楼？就是想实
地看看，为什么选这儿建楼？我想主
人一定有他独到的理由。我上二楼，
就是想找出答案。”我们边走边说，韦
科长问道：“赵老师，您是否有了答
案？”赵老师满头是汗，也顾不上擦，指
着手机上刚拍的照片解释道：“你们
看，上了二楼，才看见庙的房顶比窗户
要低。这样，站在下面，就不会看到隔
壁的庙了。”我向赵老师请教道：“那这
个石刻，落款是道光年间，而王宾购住
是光绪年间，相距甚远，两者有啥联
系？”赵老师说：“这也是我在想的问
题，只有等杨丽拓片出来，看清了全
诗，也许会有答案。”

9月24日上午，杨丽老师来到工
地，赵老师与韦科长陪同。谁也没想
到，拓片过程并不顺利。杨老师看了

黑乎乎的石刻，先用清水擦洗，发现这黑
的是墨汁。清洗后，见石刻不少的字迹
中，嵌入了杂物。赵老师、韦科长都动手
剔除，无奈有的太硬，清理不了。杨老师、
韦科长继续清理，而赵老师则将清理好的
字抄录下来。这活儿，手臂用的是悬力，
三小时下来，都累趴下了。

赵老师回去后，细辨在现场获得的资
料，大致厘清了诗文内容。故而，石刻与
南关帝庙、王宾故居的关联，答案就浮出
了水面。

石刻主人是张金琛，号蓉舫，秀才出
身，是张峡亭兄弟俩的曾祖父。其住宅在
通州城东，颇饶园林之胜。张金琛去世
后，其二子析产。长子燨照（恩荣）留住原
宅，二子熙曜（济淮）则奉母移家至城南，
南通文士熟知的花笑庵、剩楼等建筑就在
其中，其位置是电信大楼。

张金琛此刻石因何而作，颇难猜测。
起初赵老师怀疑“海门府”曾为张氏所有，
兴建花园刻了此石。不过查看张家文献，
向未提及南关帝庙巷有宅。及至看到石
刻梅花作者的身份，赵老师另开脑洞。原
来这位松江画家徐世扬是位道士，这就联
想到南关帝庙了。赵老师回忆，他曾于友
人处看到一册诗册，其作者为南关帝庙的
道长张洗心。诗集的时间，也是道光年
间，略后于石刻十多年。诗中多为诗社集
会之作。亦有此道长，邀友来道院赏雪联
吟之事。可知彼时，该庙较兴旺，环境颇
好，而范围亦应比现今仅存大殿等屋要大
一些。张金琛将所藏道士之画、配诗刻
石，后施送于南关帝庙，似乎也可原情。赵
老师推测，可能后因南关帝庙渐败落，庙北
部余屋则转易他人。我家族口传，王宾经
张謇推荐，购得此房，原房主是王藻。王藻
（1787—1867），道光二年进士，历官礼部
主事，云南副考官。施宁著《寺街》一书102
页介绍：“据王藻后人说，王藻鼎盛曾拥有
南关帝庙后的大宅子（即后为王宾所属的
海门府）”。如此，及至先祖王宾购宅后，花
园南端的房子，即改成了“家庙”。紧贴南
关帝庙大殿后，则增建了“补读斋”小楼，将
宅与庙截然分开。嵌有石刻的廊道，自然
也归于“海门府”的范围了。

“海门府”墙嵌石刻


